咬文嚼字

教学要求
一、通过学习课文，理解斟酌字词和调整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。
二、学习课文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和举例论证的方法。
课文分析指导
课文的议论核心是咬文嚼字。所谓咬文嚼字，就是过分地斟酌字句，多用来指死抠字眼而不注重精神实质，含有重视文字表象而忽略内涵实质的意味。但是，作者开掘了咬文嚼字的积极成分，充分肯定了咬文嚼字的重要意义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第一，咬文嚼字有助于把握思想感情；第二，咬文嚼字有助于理解字词的丰富内涵，促进推陈出新。
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，教学时应该让学生理清文章的思路和结构。
第一部分（第1～5段）：作者选取了三个例子，说明咬文嚼字的重要性在于文字的斟酌影响思想感情的表达，也就是说，咬文嚼字并不仅仅意味着在文字表面上下工夫，它直接关涉着思想感情的表达和理解，咬文嚼字其实也是一种辨析思想、体悟感情的过程。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层：
第一层（第1～2段）：以郭沫若对自己的两部作品所作的两处修改为例进行阐述。这两处修改，一处将“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”改为“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”，另一处将“你有革命家的风度”改为“你这革命家的风度”。前一处修改凸显了强烈的情感，改得好；后一处修改在情感和逻辑上均有不妥，值得商榷。作者认为，修改文字应该以更准确地传达情感为准则，如果不考虑语境和情感，一味照搬成功经验，修改出来的语句可能无法准确地传达情感，从语法的角度看，也可能不符合语法规则，所以必须咬文嚼字，细细推敲。
第二层（第3～4段）：作者以王若虚修改《史记》中有关李广射虎的片段为例进行阐述。王若虚认为司马迁原文不够简洁，用词重复，于是将文段加以简化，结果文字简单了，却变得索然无味，失去了原文的丰富意蕴，其实，稍有文字敏感的人细细玩索和推敲一下，就能辨析其中的韵味。
第三层（第5段）：作者以读者熟悉的“推敲”的故事为例进行论述。千百年来，人们普遍接受了韩愈对于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”这一联中用词的看法，认为“敲”字比“推”字好。作者没有人云亦云，而是仔细琢磨、辨析“推”“敲”二字各自所蕴涵的内容及所营造的意境，最终认为，究意是“推”字好还是“敲”字好，这主要看贾岛当时要表现的是哪一种情感和意境，离开具体的情感和语境来谈文字的取舍，难免有些孤立。其实，在文字上推敲，本质上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。
第二部分（第6～7段）：联系阅读和写作实际，进一步阐述咬文嚼字是保证创作精彩和新颖的关键。有了咬文嚼字的精神，就能在炼字造意上善用联想，别出心裁，使作品内涵丰富，意蕴绝妙；有了咬文嚼字的精神，就能抵抗习惯力量的引诱，避免套板反应的侵蚀，“惟陈言之务去”，摈弃俗滥的语言，摈弃俗滥的思想情感，作品就会达到上乘的境界。具体内容可分为两层：
第一层（第6段）：在“直指”和“联想”的多方比较中，着重强调善用联想，慎用联想。一方面，文学的文字（尤其是诗）有时必须考虑文字的联想意义，善用联想，丰富文字的意蕴；另一方面，由于文字的联想意义不易捉摸，变化莫测，所以必须慎用联想，避免意蕴的含混和游离，这样，才能达到点铁成金的效果。
第二层（第7段）：和上一段苏轼善用联想形成对比，本段指出，由于人们喜欢走熟路，陷入习惯的窠臼，这样就形成了套板反应。套板反应是创作的仇敌，一个人如果在用字用词、运思布局甚至人生态度方面老是倾向于套板反应，那么，他就“根本与文艺无缘”，也无法创作出上乘的作品。
第三部分（第8段）：总结上文，指出咬文嚼字意味着运用文字的谨严精神，应该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精练与吻合，刻苦自励，推陈出新，才会达到艺术的完美境界。
这是一篇谈文说理的议论性文章，但是读起来并不觉得生硬乏味，原因在于：第一，正反论证的运用。如郭沫若两处文字改动的当与不当，第6、7段有关善用联想与陷入套板的阐述等，使文章脉络清晰，结构鲜明，加深了读者的印象。第二，举例论证的运用。如郭沫若的两处改动，王若虚对李广射虎文段的改动，“推”“敲”二字的斟酌，苏东坡独特的联想等，使文章具体生动，有理有据，充实有趣。第三，独立思考的表达。作者坚持自己独特的思考，敢于挑战已经形成的传统观点，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理论认知和心得体会，使文章深入浅出，引人入胜。教学时应该让学生掌握上述写作特点。
重点难点分析
教学中，应重点引导学生推敲所举例子中字词替换（如“推”和“敲”）的不同含义，让学生了解炼字炼词的意义，理解斟酌文字和调整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，使学生通过学习课文，获得学好语文的启发。比如，阅读时注意从词句入手欣赏和理解文章，并看看作者的用词能否鲜明地塑造形象，准确地表达思想与情感，写作时注意锤炼自己的思想，并用恰切的语句表达出来。
教学建议
一、几个实例可以先让学生尝试品味；对于作者的分析，允许学生有不同的见解。教师可以将几个实例直接提出来让学生揣摩、体会，然后再让学生对照课文里相应的分析，看看自己和作者的观点的异同。之后，再让学生表达这种异同，只要言之成理的，都应给予肯定。
二、朱光潜的一些谈读书的文章深入浅出，学生能够较好地接受，教师可以适当地作一些介绍，建议学生课外阅读。
思考与练习参考答案
一、本题意在引导学生揣摩文章的内容。
1．读书、作文，有时连一个字一个词都不能轻易放过，就连郭沫若那样的文学家，在用词上也会有小毛病，这说明提高阅读、写作能力就得下苦工夫、细工夫。
2．文字是好是坏，关键要看它的表达效果，而不是繁简，看似平淡无奇的语句，也会含有丰富的意义。
3．锤炼文字不能光从字面上着眼，重要的是捕捉自己要表达的思想和感情。
二、本题意在让学生理解作者的思想观点。苏轼《惠山烹小龙团》诗中的三、四两句是善用联想意义的例子。要做到推陈出新，就要在创作时敢于大胆发挥联想和想象，不能满足于平淡的表达。
三、本题意在让学生理解斟酌字词与调整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文字推敲并非只在字面上下工夫，在本质上说，它其实是在考虑思想感情的表达。
四、本题意在深化学生对课文主旨的理解。学生结合自己的体会来谈即可。
相关资料
一、作者简介（尹敏）
朱光潜（1897—1986），现代美学家、文艺理论家。笔名孟实、孟石。安徽桐城人。1897年9月19日生。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，次年进香港大学，主攻教育学。1922年毕业后，在上海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执教，并与匡互生、朱自清、夏丏尊、叶圣陶、丰子恺等人在上海成立立达学园，筹办开明书店和《一般》杂志（后改名《中学生》）。1925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，1929年毕业，转入伦敦大学，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，后又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，以论文《悲剧心理学》获文学博士学位。1933年秋回国，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、武汉大学任教，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、武汉大学教务长、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，历任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民主同盟第三、四届中央委员，中国美学学会会长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，香港大学名誉教授等职。
《文艺心理学》和《诗论》是朱光潜1933年回国以前的代表作。1933年回国之后，在执教之余，他继续从事美学和文学研究工作。主要是结合新文学运动的实际，撰写论文和书评，文章分别收入《孟实文抄》（后略作增删，改名为《我与文学及其他》）和《谈文学》中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朱光潜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工作，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，在一系列重大美学理论问题上，提出了独到的见解，成为美学界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。此外还致力于翻译西方美学名著，在批判继承美学遗产方面，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。他的《西方美学史》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美学历史的著作。
朱光潜的著作，除了上面举述的以外，还有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《变态心理学派别》《变态心理学》《谈修养》《克罗齐哲学述评》《美学批判论文集》《谈美书简》《美学拾穗集》《艺文杂谈》。翻译了柏地耶、哈拉普、柏拉图、克罗齐、黑格尔、莱辛、维柯等人的论著。
（选自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文学》第二卷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）
二、文学与语文（上）──内容、形式与表现（朱光潜）
从前我看文学作品，摄引注意力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。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情境本身引人入胜，我便觉得它好，根本不很注意到它的语言文字如何。反正语文是过河的桥，过了河，桥的好坏就不用管了。近年来我的习惯几已完全改过。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，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。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，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。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辞藻，存心装饰的文章甚至使我嫌恶；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确妥帖，心里所要说的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，不含糊，也不夸张，最适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。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，稍加增减更动，便不是那么一回事。语文做到这个地步，我对作者便有绝对的信心。从我自己的经验和对于文学作品的观察看来，这种精确妥帖的语文颇不是易事，它需要尖锐的敏感、极端的谨严和极艰苦的挣扎。一般人通常只是得过且过，到大致不差时便不再苛求。他们不了解在文艺方面，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。文艺的功用原在表现，如果写出来的和心里所想说的不一致，那就无异于说谎，失去了表现的意义。一个作家如果不在语文精确妥帖上苛求，他不是根本不了解文学，就是缺乏艺术的良心，肯对他自己不忠实，像我们在下文须详细分析的，语文和思想是息息相关的。一个作家在语文方面既可以苟且敷衍，他对于思想情感的洗练安排也就一定苟且敷衍。处处都苟且敷衍，他的作品如何能完美？这是我侧重语文的一个看法。
我得到这么一个看法，并不是完全拿科学头脑来看文学，硬要文学和数学一样，二加二必等于四。我细心体会阅读和写作的经验，觉得文学上的讲究大体是语文上的讲究，而语文的最大德性是精确妥帖。文学与数学不同的，依我看来，只有两点：一是心里所想的不同，数学是抽象的理，文学是具体的情境；一是语文的效果不同，数学直述，一字只有一字的意义，不能旁生枝节，文学暗示，一字可以有无穷的含蓄。穷到究竟，这还是因为所想的不同，理有固定的线索，情境是可变化可伸缩的。至于运用语文需要精确妥帖，使所说的恰是所想说的，文学与数学并无二致。
人人都承认文学的功用在表现，不过究竟什么叫作“表现”，用这名词的人大半不深加考究。依一般的看法，表现是以形式表现内容。这话原来不错，但是什么是内容，什么是形式，又是一个纠纷的问题。中国旧有“意内言外”和“意在言先”的说法。照这样看，以“言”表现“意”，“意”就是内容，“言”就是形式。表现就是拿在外在后的“言”来翻译在内在先的“意”。有些人纵然不以为言就是形式，也至少认为形式是属于言的。许多文学理论上的误解都由此生，我们须把它加以谨严的分析。
“意”是情感思想的合称。情感是生理的反应在意识上所生的感觉，自身迷离恍惚，不易捉摸。文艺表现情感，不能空洞地言悲言喜，再加上一些惊叹号，它必须描绘情感所由生的具体情境，比如哈姆雷特的悲哀、彷徨和冲突，在莎翁名剧中是借一些可表演于舞台的言行情貌表现出来的。这就是说，情感必须化为思想，才可以表现得出。这里所谓“思想”有两种方式，一种运用抽象的概念，一种运用具体的意象。比如说“我打狗”这个思想内容，我们可以用“我”“打”“狗”三个字所指的意义连串起来想，也可以用“我的身体形象”“打的动作姿态”和“狗被打时的形象”连成一幅图画或一幕戏景来想。前者是概念的思想，后者是意象的思想，就是“想象”。两种都离不开“想”的活动。文艺在大体上用具体情境（所想的象）表现情感，所以“意”是情感饱和的思想。
在未有语文时，原始人类也许很少有抽象的概念，须全用具体的意象去想，几乎一切思想都是想象。这是最生动的想法，也是最笨拙的想法。你试用这种想法想一想“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一日须倾三百杯”，或是“左据函谷、二崤之阻，表以太华、终南之山，右界褒斜、陇首之险，带以洪河、泾、渭之川”，其中有许多事物动静，你如何能在一霎时想象遍？运用语文是思想的捷径，一个简短的符号如“三百”“倾”“太华”“界”“带”之类可以代替很笨重的实事实物。既有了语文，我们就逐渐避繁趋简，概念的思想就逐渐代替意象的思想，甚至不易成意象而有意义的事物如“百年”“陇首”之类仍可以为思想对象。到了现在，语文和它所代表的事物已发生了根深蒂固的联想，想到实物树，马上就联想到它的名谓“树”字。在一般人的思想活动中，语文和实事实物常夹杂在一起，时而由实事实物跳到语文，时而由语文跳到实事实物。概念与形象交织成思想的内容。因为心理习惯不同，有人侧重用实事实物去想，有人侧重用语文去想，但是绝对只用一种对象去想的人大概不会有。
语文与思想密切相关，还可以另用一些心理的事实来证明。普通说思想“用脑”，这话实在不很精确。思想须用全身，各种器官在思想时都在活动。你可以猜出一个人在用思想，甚至猜出他在想什么，因为从动作姿态上可以得到一些线索。有些人用思想时，必须身体取某种姿态，做某种活动，如叉腮、抖腿、摇头、定睛、皱眉之类，你如果勉强停止或更动他的活动姿态，就会打断他的思路。在周身中，语言器官的活动对于思想尤为重要。婴儿想到什么就须说什么，成人在自言自语时就是在用思想。有些人看书必须口里念着才行，不念就看不下去。就是“闷着想”，语言器官仍是在活动。默想“三百”，喉舌就须做说“三百”两字的动作，虽然这动作的显著程度随人而异。所以行为派心理学家说：“思想是无声的语言，语言也就是有声的思想。”单从文化演进的过程来看，思想的丰富和语文的丰富常成正比。一般动物思想不如人类，野蛮人思想不如文明人，关键都在语文的有无或贫富。人类文化的进步可以说是字典的逐渐扩大。一个民族的思想类型也往往取决于语文的特性。中国的哲学文学和西方的不同，在我看，有大半由于语文的性质不同。我们所常想的（例如有些伦理观念）西方人根本不想，西方人所常想的（例如有些玄学观念）我们也根本不想，原因就在甲方有那一套语文而乙方没有。所以无论是哲学或文学，由甲国语文翻译到乙国语文，都很难得准确。我们固然很难说，思想和语文究竟谁是因谁是果，但是思想有时决定语言，语言也有时决定思想，这大概不成问题。
从这些事实看，思想是心理活动，它所借以活动的是事物形象和语文（即意象和概念），离开事物形象和语文，思想无所凭借，便无从进行。在为思想所凭借时，语文便夹在思想里，便是“意”的一部分，是在内的，与“意”的其余部分同时进行的。所以我们不能把语文看成在外在后的“形式”，用来“表现”在内在先的特别叫作“内容”的思想。“意在言外”和“意在言先”的说法绝对不能成立。
流俗的表现说大概不外起于两种误解。第一是把写下来的（或说出来的）语文当作在外的“言”，以为思想原无语文，到写或说时，才去另找语文，找得的语文便是思想的表现。其实在写或说之前，所要写要说的已在心中成就，所成就者是连带语文的思想，不是空洞游离的思想。比如我写下一句话，下一句话的意义连同语文组织都已在心中想好，才下笔写。写不过是记录，犹如将声音灌到留声机片，不能算是艺术的创作，更不能算是替已成的思想安一个形式。
第二个误解是起于语文有时确需费力寻求，我们常感觉到心里有话说不出，偶然有一阵感触，觉得大有“诗意”，或是生平有一段经验，仿佛是小说的好材料，只是没有本领把它写成作品。这好像是证明语文是思想以后的事，其实这是幻觉。所谓“有话说不出”，“说不出”因为它根本未成为话，根本没有想清楚。你看一部文学作品，尽管个个字你都熟悉，可是你做不到那样。举一个短例来说：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哪一个字你不认识，你没有用过？可是你也许终身作不成这么一首好诗。这可以证明你所缺乏的并不是语文，而是运用语文的思想。你根本没有想，或是没有能力想，在你心中飘忽来去的还是一些未成形的混乱的意象和概念，你的虚荣心使你相信它们是“诗意”或是“一部未写的小说”。你必须努力使这些模糊的意象和概念确定化和具体化，所谓确定化和具体化就是“语文化”，“诗意”才能成诗，像是小说材料的东西才能成小说。心里所能想到的原不定全有语文，但是文学须从有限见无限，只能用可以凝定于语文的情感思想来暗示其余。文学的思想不在起飘忽迷离的幻想，而在使情感思想凝定于语言。在这凝定中实质与形式同时成就。
我们写作时还另有一种现象，就是心里似有一个意思，须费力搜索才可找得适当的字句，或是已得到的一个字句还嫌不甚恰当，须费力修改，这也似足证明“意在言先”。其实在寻求字句时，我们并非寻求无意义的字句；字句既有意义，则所寻求的不单是字句而同时是它的意义。寻字句和寻意义是一个完整的心理活动，统名之为思想，其中并无内外先后的分别。比如说王介甫的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一句诗中的“绿”字原来由“到”“过”“入”“满”诸字辗转改过来的。这几个不同的动词代表不同的意境，王介甫要把“过”“满”等字改成“绿”字，是嫌“过”“满”等字的意境不如“绿”字的意境，并非本来想到“绿”字的意境而下一“过”字，后来发现它不恰当，于是再换上一个“绿”字。在他的心中“绿”的意境和“绿”字同时生发，并非先想到“绿”的意境而后另找一个“绿”字来“表现”它。
语文既与思想同时成就，以语文表现思想的说法既不精确，然则“内容”“形式”“表现”之类名词在文艺上究竟有无意义呢？
要明白这问题，我们须进一步分析思想的性质。在文艺创作时，由起念到完成，思想常在生展的过程中，生展的方向是由浅而深，由粗而细，由模糊而明确，由混乱而秩序，这就是说，由无形式到有形式，或是由不完美的形式到完美的形式。起念时常是一阵飘忽的情感，一个条理不甚分明的思想，或是一幅未加剪裁安排的情境。这就是作者所要表现的，它是作品的胚胎，生糙的内容。他从这个起点出发去思想，内容跟着形式，意念跟着语文，时常在变动，在伸展。在未完成时，思想常是一种动态，一种倾向，一种摸索。它好比照相调配距离和度数，逐渐使所要照的人物形象投在最适合的焦点上。这种工作自然要靠技巧。老手一摆就摆在最适合的距离和角度上，初学有时须再三移动，再三尝试，才调配得好。文艺所要调配的距离角度同时是内容与形式，思想与语文，并非先把思想调配停当，再费一番手续去调配语文。一切调配妥帖了，内容与形式就已同时成就，内容就已在形式中表现出来。谈文艺的内容形式，必须以已完成的作品为凭。在未完成之前，内容和形式都可以几经变更；完成的内容和形式大半与最初所想的出入很大。在完成的作品中，内容如人体，形式如人形，无体不成形，无形不成体，内容与形式不能分开，犹如体与形不能分开。形式未成就时，内容也就没有完全成就；内容完全成就，就等于说，它有了形式；也就等于说，它被表现了。所谓“表现”就是艺术的完成；所谓“内容”就是作品里面所说的话；所谓“形式”就是那话说出来的方式。这里所谓“话”指作者心中想着要说的，是思想情感语文的化合体，先在心中成就，然后用笔记录下来。
作品无论好坏，都有一个形式，通常所谓“无形式（formlessness）”还是一种形式。坏作品的形式好比残废人的形貌，丑恶不全；好作品的形式好比健全人，体格生得齐全匀称，精神饱满。批评作品的形式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，就是看它是否为完整的有机体。有机体的特征有两个：一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有头有尾有中段；一是全体与部分，部分与部分，互相联络照应，变更任何一部分，其余都必同时受牵动。
这标准直接应用到语文，间接应用到思想。我们读者不能直接看到在作者心中活动的思想，只能间接从他写下来的语文窥透他的思想。这写下来的语文可以为凭，因为这原来就是作者所凭借以思想的，和他写作时整个心灵活动打成一片。思想是实体，语文是投影。语文有了完整的形式，思想决不会零落错乱；语文精妙，思想也决不会粗陋。明白这一点，就明白文学上的讲究何以大体是语文上的讲究，也就明白许多流行的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论──例如“形式重要抑内容重要”“形式决定内容，抑内容决定形式”之类──大半缺乏哲理的根据。
（选自《论文学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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